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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去世 1928 193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

的 在柏林 约瑟夫 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 正

全力以赴 力求使党重获青春 1928 年夏 他一连为 抨

击 写了文章 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 他用共

产党的语言攻击说 资本主义的工人 已不再是活人

不再是创始者 不再是创造者 他已变成了机器 变成

了号码 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

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 使他们的生活

有意义 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 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

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 这样一来

很明显 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 希特勒对戈培

尔此举非常高兴 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 将 抨击

改为双周刊 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 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 如果先前的对手

有悔改之意 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

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 在粉碎了格里戈

尔 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 希特勒让

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 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

权 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由于他和戈培尔

的努力 到年底 党员人数增至 10 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 希特勒于 1928 年 11

月 16 日来到了柏林 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

题发表演说 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 希特勒加强

了对自己的防卫 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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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年年龄在 18 至 20 岁左右 个个誓死保卫元首

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 简称为 听众约有 1 万人

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 开始时 他的话并未产

生多大反响 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 例如 站在后厅

的英国记者塞夫顿 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

么 德尔默只听见 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 在写

下了 狂想分子 四字后 他便离开了大厅 由于扩音

器的噪音太刺耳 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 大声演讲

几分钟后 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 完全掌握了

会场 控制了广大听众 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

拳头 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 他说

接着 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 伟大国家

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 文化和风俗习惯 不仅是血

统 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 世界已被平民化 个人

的价值正在下降 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

想 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 一个多小时来 他的声音都

是逼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 眼看就要倒

下 便连忙结束讲演 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 也反

对群众的狂语 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 投票

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 10 万

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 这 10 万人也明白

民主本身就是欺骗 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 希特

勒演讲时 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 他的话有

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 一切反抗都垮了 人们只能成为

他的朋友或敌人 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 他对运动

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 个月后 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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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记者路易斯 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 我对他

的第一个印象是 他是个完美的演员 当摄影机镜头对

准他时 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 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

的鲁道夫 赫斯交谈 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 他便煞有

介事地动笔挥写 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 演技真是出

色 罗兹纳注意到 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 一个

个听得如痴似呆 我离开会场时 心里在想 这个人

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 他既夸口说大话 又慷慨激

昂 还捶胸顿足 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

此着迷 我想 这么多人中 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

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 斯

卑尔 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 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 无

奈学生们一再敦促 只好前来 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

军装 臂戴 字章的 可是呢 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

显出一副绅士派头 他的一切都说明 他既通情达理又

谦逊可亲 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演讲有点不

很流畅 他也有点胆怯 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 在我

看来 他有些引人的地方 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

使我相信 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 是个演讲起来又

喊又叫 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 听众的掌声并未诱

使他头脑发热 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 他的演讲变得

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 与众人一样 他觉得周身热乎乎

的 完全给迷住了 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 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

效果的 从表面上看 1929 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

复元气 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 但

是 在工作会议上 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 那年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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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

机构的办法 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 成功地建立了一个

职能机构 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

的同时 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

因为他明白 没有这些人的支持 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

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 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

义的老军人们 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

席 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联合

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 即 青年

计划 从表面上看 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 因

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 但他相信 他能制

服双方 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 青年计划

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 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 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 联姻 所带

来的经济好处 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

楼房 巴洛宫 作为党的全国总部 9 月初 他

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

街区 房子共有 9 间 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 地址是普

令茨雷根坦广场 16 号 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

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 现已成

为他的财产 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 已 21 岁 在 阿

道夫 舅舅的新住地住宿 她在慕尼黑学医 他对吉

莉的感情未变 但关系已变了 一方面 他在扮演舅舅

的角色 另方面 他却在公开追求她 但小心谨慎

偶尔 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

赫克餐馆 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 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 以致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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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围着她的屁股转 眼中含着痴情 装出热恋的样子

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 他向霍夫曼供称 他讨

厌 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 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 还认

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 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 然后

觉得没她中意的 便空手步出店门 希特勒明知每次

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 但 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

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 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 他将这位

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 啤酒馆内

偶尔也让她上剧场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即使让她参加

忏悔节舞会 条件也是苛刻的 必须由梅克思 阿曼和

霍夫曼陪同 且必须按指示于晚 11 时前回来 霍夫曼警

告说 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 但元首却回答说 他有

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 我爱吉莉 我可与她结婚

可是 他又决心终身不娶 他说 吉莉认为是限制 其

实是明智之举 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

手

在两性问题上 希特勒是失意的 这大概可由他企

图与海因里希 霍夫曼的 17 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

证明 一天 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 据她

说 他态度认真地问她 吻你好吗 通常 希特勒

称她 您 今天却用了 你 我喜欢他 他总是

那样体贴我 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 例如要钱买网球

或要出去滑雪 他总能帮助我 不过 要吻他

她客气地拒绝了 沉默片刻后 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

抽 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 倒是与另一位 17 岁姑娘的约会 她叫

爱娃 勃劳恩 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 她父亲是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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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 母亲是修女 与吉莉一样 她也是个现代女郎

活泼可爱 像个运动员 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 喜爱美

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 与吉莉不同的

是 她有点发胖 而且有一头美发 她是班里的捣乱

分子 说真的 人人都怕她 冯 海德纳贝小姐 一

位教师 回忆说 但她很聪明 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

的要点 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 10 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 黄昏

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 当时 她站在梯子上 从

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 就在那时 她后来对妹妹说

老板进来了 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 那人的胡子很是

可笑 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 手里拿着一顶大

毡帽 他俩在对面坐下 刚好面对着我 她意识到

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 那天 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 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 乌尔

夫先生 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 几分钟后 三

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 我饿极了 我大口大

口地吃香肠 出于礼貌 我也喝了点啤酒 那位较年长

的先生夸奖了我 我们谈论音乐 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

上演的一出话剧 我记得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 后来 因为天快黑了 我便

匆匆离去 他想用他的 麦塞蒂斯 送我 我谢绝了

要是送了 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 但是 在她出

门之前 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 问她 你没猜到他是

谁吗 是希特勒 阿道夫 希特勒 啊 爱娃回

答道

此后 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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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 他难得带

她出去 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

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 到年底 他已很少涉足霍夫

曼的照相馆了 也许 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

她是希特勒的情妇 他要跟她结婚 霍夫曼确信 她从

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 他将她叫到办公室 爱娃哭了一

场 承认自己撒了谎 他威胁她 如果她再胡说 就将

她解雇

1929 年年底举行的有关 青年计划 的公民投票

的结果 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 虽然

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 为了击败这一措施 希特勒与

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 2100

万* 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 600 万 对胡根贝格

这是个致命的失败 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

胜利 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

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 与他断盟 其不可预测 就跟

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 此时 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

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 为行将到

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 但是 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

却极为罕见 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

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 自 1924 年以来希特

勒已渐渐被人遗忘 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 乌

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 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

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 而他也觉得 如果能将工

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 取胜是可能的 为此 他

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 1930 年初 有个法律系

学生死于柏林 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 这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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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霍斯特 韦塞尔 21 岁 父亲是个牧师 也是共济会

会员 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 成了一名忠贞

的褐衫党徒 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 他曾写

过一首诗 发表在 愤怒 杂志上 后来还配上了曲

汉夫施坦格尔写道 曲子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也

纳酒吧音乐雷同 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 曲调加温至进行曲 罢了 这首

诗叫 高举旗帜 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 被 红色

阵线 和反动派枪杀的 而作的 韦塞尔和前妓女

埃娜热恋 与她同居 为了将二人赶走 房东太太求助

于共产党人 结果 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

据报道 这群人的领队 埃娜的好友之一 喊道 你

明白这是为什么 然后将韦塞尔射杀 为了从这一可

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 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

老板 实则不是 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 变成

工人阶级的耶稣 实则也不是 他抛弃了家庭和慈

母 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 来到鄙视和唾*

他的人们中生活 在那里 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 在租

来的一间小阁楼里 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

的 朴素的生活 是社会主义的耶稣 是一个以贫困引

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

院里时 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

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 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

歌 彩旗飘 战鼓响 笛声扬 千万人民齐歌唱 歌

唱德国革命 歌唱旗帜高高飘扬 2 月 23 日 韦塞尔

终于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 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 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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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他 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 为了把这一宣传

运动推向高峰 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

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 然而 对这种过分的渲染 元

首是持保留意见的 戈林也一样 为争取被选进国会

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 他已赶回德国 他争辩说 柏林

的局势已够紧张 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 据汉夫施坦格

尔回忆 若有不慎 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 议会中我

们才有 12 人 势单力薄 无法从中捞取资本 希特勒若

前来柏林 那末 对共产党之牛而言 他就是一块斗牛

士的红布 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 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

行 戈林是正确的 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 送葬

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 当戈培尔站在墓前

煞有介事地喊着 霍斯特 韦塞尔 冲锋队员喊

在 时 石头从墙外飞来 打在坟上 宣传家戈培

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 棺材入土时 他写道 这

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 已故的亲人 依旧与我们在

一起 伸出一只疲倦的手 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

跨过坟墓 前进 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

人们永远无法猜到 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

关系是什么 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 却又感到互相

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 在酒吧间或* 酒馆

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 若他们团结起来 这并不是

件怪事 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 双方均相信

只要目标正确 方法也就正确 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

义目标 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 前一年的 五一 节

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 共同抗议对游行队

伍的镇压 还喊着同一的口号 要自由 要工作 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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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 还有 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

德 维斯 戈培尔称他为 伊西多尔 都认为警察是

伊西多尔 的部队 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 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

后两个月 希特勒与奥托 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

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 奥托便成了格

里戈尔创办的 3 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 它们虽然仍

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 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

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 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

看法背道而驰的 4 月间 奥托 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

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 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

了顶点 工业家们 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 狄森之

流 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 如果他还需要领

津贴的话

开始时 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 但无济于事 于

是 他便亲赴柏林 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 两人在 山

淑西饭店 两度相见 在 7 个小时里 希特勒竭尽阿谀

奉承 威胁利诱 坑拐哄骗之能事 然而 两次会见的

结果 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 两人均寸步不让 希特

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 遭到后者的拒绝 尽管

两人未能达成协议 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

分裂 因为还存在着希望 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

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 罗森堡路线 他们也不愿把

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 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

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 然而 奥托 斯特拉塞尔

却也醒悟到 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

纳粹党内的 这是因为 希特勒曾承认 他拟采用墨索

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 并与工业界打交道 会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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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 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 可作无穷

无尽的解释 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

制党的目的 他本能地明白 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

具体的纲领 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 年轻的斯特拉塞尔

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 这 希特勒肯定觉得受

到污辱 然而 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 他既没有发表

评论 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 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

尽管 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 他只在报上宣布 一如

格里戈尔 斯特拉塞尔之所为 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

执 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 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 不

是公开惩罚叛逆者 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

党 6 月底 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 让他

将奥托 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 只要由我

领导 他写道 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

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 它将一如既

往 是个有纪律的组织 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

论研究 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 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

斗争 到那时 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 新的德国

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 于是 他指示戈培尔 要 无

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 戈培尔在几星期内

便这样做了 后来 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

退党 但只有 24 人响应 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

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 他们

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 他弟弟永远是个逃兵 我弟弟

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 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 引起了

报界的轰动 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 在南北双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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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分裂斗争中 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 一心只想要

双方妥协 得胜后 他是很宽宏大量的 他让格里戈

尔 斯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 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

面让他难堪时 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

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 使自己出党似的 现在 互

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 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

将于 9 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1930 年 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

农民 工人 学生 爱国者 种族主义者 以及中产阶

级的市民 他的广泛的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

萧条上 这次危机是 1929 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 使德

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 到那年夏末 德国的失业人数

已达 300 万 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

事情变得更糟 希特勒暗想 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

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 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

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 德国的工人们 觉醒吧 挣断

你们的锁链 戈培尔的 抨击 报是这样宣布的

对农民们 由于世界农产评价格的下降 他们的利润正

被化为乌有 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

张 没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

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 对大学内外的

青年理想主义者 希特勒给的是 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 但他们是希特勒未

来的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干部 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

主义和自私自利 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

主义 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

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 他们相信 希特勒将创立一个

真正社会主义政权 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 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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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 要自由 要工

作 要面包 新兴起的一代 觉察到 事物正在发展

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 有个追随者回忆道

要真正理解它 你就得在其中生活 现在正是这样

的时刻 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 而希特

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 社会名流 甚至皇室 都被他吸引

过来 那年春天 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 威廉 奥威

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从心底里愿

意 告诉他 他刚被吸收入党 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

刻 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 并向您表示效忠 王子

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 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力

气 冯 赫森亲王 德皇的侄儿 维多利亚皇后的孙

子 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 年 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

团结的感情 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 没有阶级界

限 唯一的条件是 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 在

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 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

利益的斗争中 殊死战斗 直至最后一息 我们感觉

到的 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 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

们想的是 希特勒 你是我们的人 你讲话时 就像是

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 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

人 不是坐软席的人 而是像我们一样 是个不为人所

知的军人 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

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 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 希特

勒并未坚持反犹 特别是 清除 犹太人的问题 对

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 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

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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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 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 不

辞劳苦 到处奔波 在最后 6 个星期内 竟发表了 20

次重要的演讲 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 他发现 与

群众在一起 与人们握手 亲婴儿的脸蛋 向妇女鞠躬

这不但是自然的 而且还能受到鼓舞 他更常与工人阶

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 而不是与上层人物

一起就餐 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 小商人和劳

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 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

信的方法 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 他必须

把群众争取过来 所以 在小事上 他不允许自己采取

咄咄逼人的立场

对百万富翁 赤色分子 马克思主义分子 以及带

来失业 使农产评价格下降 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

空的那个 制度 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 他

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 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 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 从未如此服从

过这种引诱 戈培尔组织了 6000 个集会 在大厅内

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 在露天 还有火把游行 无论

是城市还是乡村 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

纳粹发行的报纸 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 且一印就

是数百万份 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 若是卖不出去

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 戈培

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 对他们提出了忠告 虽然

可笑 却是可行的忠告 开玩笑地做 认真地做 要

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 要

刺激他们 让他们发火 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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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 投票总数为

3500 万 比 1928 年多出 400 万 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

尼黑的选举中心 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

夫 米勒 米勒兴奋地说 我们赢了 能得到 66 个席

位 自 1928 年以来 他们只占有 54 个席位 若与此

相比 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 但希特勒却说 如果

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 数字可能会更高 我内心在

说 有 100 个席位才好呢 实际上 他们得了 107

个席位 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 我们的席位从

12 个增加到 107 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 对他们

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 为避免差错 官员们一

而再 再而三地核对选票 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 纳粹

得 637 1 万张 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 不到 2

年 希特勒的党便从得 81 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

党 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 社会民主党错误

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 132 6 万张的伟大胜利 而社会

民主党人却失去了 6 万张票 这一情况表明 希特勒的

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 纳粹的得票

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 以及德国

北部的新教徒区 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 在啤

酒馆起义前 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 在觉醒者中和在

绝望者中争取选票 现在 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

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 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

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 但是 使他们走上投票站

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

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 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